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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
同意采访的短信是 3月 1日凌晨 5点，大约
半小时后，3月 1日凌晨 5点 32分，她的同
事、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
肺炎去世。两天后，该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
过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 2020年 3月 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
已有 4 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
——疫情发生以来，这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只
几公里的医院成为了武汉市职工感染人数
最多的医院之一，据媒体报道医院超过 200
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个副院长和多名职能
部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
维持。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家武汉市最大的
三甲医院，有医生告诉《人物》，在医院的大
群里，几乎没有人说话，只在私下默默悼念、
讨论。

悲剧原本有机会避免。2019年12月30
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
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
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
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
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
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这给艾芬带来了麻烦，作为传播的源
头，她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
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
谣。

3月 2日下午，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
南京路院区接受了《人物》的专访。她一个
人坐在急诊室办公室中，曾经一天接诊超过
1500位患者的急诊科此时已恢复了安静，急
诊大厅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汉。

此前的一些报道，艾芬被称为「又一个
被训诫的女医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将她称
为「吹哨人」，艾芬纠正了这个说法，她说自
己不是吹哨人，是那个「发哨子的人」。采访
中，艾芬数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后悔当
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特别是对于
过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
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和艾芬本人在过
去的两个多月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以下，是
艾芬的讲述—--

前所未有的训斥
去年 12月 16日，我们南京路院区急诊

科接诊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烧，一直用
药都不好，体温动都不动一下。22号就转到
了呼吸科，做了纤维支气管镜取了肺泡灌洗
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测序，后来口头报出
来是冠状病毒。当时，具体管床的同事在我
耳边嚼了几遍：艾主任，那个人报的是冠状
病毒。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病人是在华南
海鲜做事的。

紧接着 12月 27日，南京路院区又来了
一个病人，是我们科一位医生的侄儿，40多
岁，没有任何基础疾病，肺部一塌糊涂，血氧
饱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医院已经治疗了
将近 10天左右都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收到
了呼吸科监护室住院。同样做了纤维支气
管镜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检测。

12月 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济医院工
作的同学发了一张微信对话截图给我，截图
上写着：「最近不要去华南啊，那里蛮多人高
烧……」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当时，我正在电
脑上看一个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
我就把CT录了一段 11秒钟的视频传给他，
告诉他这是上午来我们急诊的一个病人，也
是华南海鲜市场的。

当天下午 4点刚过，同事给我看了一份
报告，上面写的是：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
单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细
看了很多遍报告，下面的注释写着：SARS冠
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
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
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具有明显传
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
称非典型肺炎。

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很
可怕的东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应该
呼吸科上报这个情况，但是为了保险和重视
起见，我还是立刻打电话上报给了医院公共
卫生科和院感科。当时我们医院呼吸科主
任正好从我门口过，他是参加过非典的人，
我把他抓住，说，我们有个病人收到你们科

室，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当时一看就说，那
就麻烦了。我就知道这个事情麻烦了。

给医院打完电话，我也给我同学传了这
份报告，特意在「SARS冠状病毒、绿脓假单
胞菌、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这一排字上
画了个红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视。我
也把报告发在了科室医生群里面，提醒大家
注意防范。

当天晚上，这个东西就传遍了，各处传
的截屏都是我画红圈的那个照片，包括后来
知道李文亮传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里
当时就想可能坏事儿了。10点 20，医院发
来了信息，是转市卫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
关于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随意对外发布，避
免引起群众恐慌，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引发恐
慌，要追责。

我当时心里就很害怕，立刻把这条信息
转给了我同学。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医院又
来了一份通知，再次强调群内的相关消息不
能外传。一天后，1月 1日晚上 11点 46分，
医院监察科科长给我发了条消息，让我第二
天早上过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没有睡着，很担忧，翻来
覆去地想，但又觉得凡事总有两面性，即便
造成不良影响，但提醒武汉的医务人员注意
防范也不一定是个坏事。第二天早上 8点
多一点，还没有等我交完班，催我过去的电
话就打来了。

之后的约谈，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
常严厉的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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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让我回去跟科室的 200多号人一个个
地口头传达到位，不能发微信、短信传达，只
能当面聊或者打电话，不许说关于这个肺炎
的任何事情，「连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说」……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评你
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市发
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我当时

有一种很绝望的感觉，我是一个平时认认真
真、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我觉得自己做的事
情都是按规矩来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
什么错？我看到了这个报告，我也上报医院
了，我和我的同学，同行之间对于某一个病
人的情况进行交流，没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
人信息，就相当于是医学生之间讨论一个病
案，当你作为一个临床的医生，已经知道在
病人身上发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病毒，别的医
生问起，你怎么可能不说呢？这是你当医生
的本能，对不对？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了一
个医生、一个人正常应该做的事情，换作是
任何人我觉得都会这么做。

我当时的情绪也很激动，说，这个事是
我做的，跟其余人都没有关系，你们干脆把
我抓去坐牢吧。我说我现在这个状态不适
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
时间。领导没有同意，说这个时候正是考验
我的时候。

当天晚上回家，我记得蛮清楚，进门后
就跟我老公讲，我要是出了什么事情，你就
好好地把孩子带大。因为我的二宝还很小，
才1岁多。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跟
他说自己被训话的事，1月 20号，钟南山说
了人传人之后，我才跟他说那天发生了什
么。那期间，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
地方，出门要戴口罩。

外围科室
很多人担心我也是那 8个人之一被叫

去训诫。实际上我没有被公安局训诫，后来
有好朋友问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说我不
是吹哨人，我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但那次约谈对我的打击很大，非常大。
回来后我感觉整个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强打
着精神，认真做事，后来所有的人再来问我，
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让急诊科重视防护。
我们急诊科200多人，从1月1号开始，我就
叫大家加强防护，所有的人必须戴口罩、戴
帽子、用手快消。记得有一天交班有个男护
士没戴口罩，我马上就当场骂他「以后不戴
口罩就不要来上班了」。

1月 9号，我下班时看见预检台一个病
人对着大家咳，从那天后，我就要求他们必
须给来看病的病人发口罩，一人发一个，这
个时候不要节约钱，当时外面在说没有人传
人，我又要在这里强调戴口罩加强防护，都
是很矛盾的。

那段时间确实很压抑，非常痛苦。有医
生提出来要把隔离衣穿外头，医院里开会说
不让，说隔离衣穿外头会造成恐慌。我就让
科室的人把隔离服穿白大褂里面，这是不符
合规范的，很荒谬的。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越来越多，传播
区域的半径越来越大，先是华南海鲜市场附
近可能跟它有关系，然后就传传传，半径越
来越大。很多是家庭传染的，最先的7个人
当中就有妈妈给儿子送饭得的病。有诊所
的老板得病，也是来打针的病人传给他的，
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传
人。如果没有人传人，华南海鲜市场 1月 1
日就关闭了，怎么病人会越来越多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他们当时不那
样训斥我，心平气和地问一下这件事情的来
龙去脉，再请别的呼吸科专家一起沟通一
下，也许局面会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医院
内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号大家都这
样引起警惕，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1月3号下午，在南京路院区，泌尿外科
的医生们聚集在一起回顾老主任的工作历

程，参会的胡卫峰医生今年43岁，现在正在
抢救；1月 8号下午，南京路院区 22楼，江学
庆主任还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
会；1月 11号早上，科室跟我汇报急诊科抢
救室护士胡紫薇感染，她应该是中心医院第
一个被感染的护士，我第一时间给医务科科
长打电话汇报，然后医院紧急开了会，会上
指示把「两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报告
改成「两肺散在感染」；1月16号最后一次周
会上，一位副院长还在说：「大家都要有一点
医学常识，某些高年资的医生不要自己把自
己搞得吓死人的。」另一位领导上台继续说：
「没有人传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后，1月
17号，江学庆住院，10天后插管、上ECMO。

中心医院的代价这么大，就是跟我们的
医务人员没有信息透明化有关。你看倒下
的人，急诊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没有那么重
的，因为我们有防护意识，并且一生病就赶
紧休息治疗。重的都是外围科室，李文亮是
眼科的，江学庆是甲乳科的。

江学庆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人，医术很
高，全院的两个中国医师奖之一。而且我们
还是邻居，我们一个单元，我住四十几楼，他
住三十几楼，关系都很好，但是平时因为工
作太忙，就只能开会、搞医院活动时候见见
面。他是个工作狂，要么就在手术室，要么
就在看门诊。谁也不会特意跑去跟他说，江
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没有时间和
精力打听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么
关系？就是个肺炎。」这个是他们科室的人
告诉我的。

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
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所以，作为当事人的
我非常后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
批评我，「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虽然和李文亮同在一个医院，一直到去
世之前我都不认得他，因为医院 4000多号
人太多了，平时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
上，ICU的主任跟我打电话借急诊科的心脏
按压器，说李文亮要抢救，我一听这个消息
大吃一惊，李文亮这个事整个过程我不了
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训斥之后心情不好
有没有关系？这我要打个问号，因为受训的
感觉我感同身受。

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证明李文亮
是对的时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
跟我的心情一样，不是激动、高兴，而是后
悔，后悔当初就应该继续大声疾呼，应该在
所有的人问我们的时候，继续说。很多很多
次我都在想，如果时间能够倒回来该多好。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关

部门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武汉市急诊病人的
真实情况。我说你代表私人，还是代表公
家。他说我代表私人。我说代表个人就告
诉你真话，1月 21号，我们急诊科接诊 1523
个病人，是往常最多时的 3倍，其中发烧的
有655个人。

那段时间急诊科的状况，经历过的人一
辈子都忘不了，甚至会颠覆你的所有人生
观。

如果说这是打仗，急诊科就在最前线。
但当时的情况是，后面的病区已经饱和了，
基本上一个病人都不收，ICU也坚决不收，
说里面有干净的病人，一进去就污染了。病
人不断地往急诊科涌，后面的路又不通，就
全部堆在急诊科。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
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
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
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转p3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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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汉医生》的第二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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